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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海洋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要地。新时

代中国海洋外交以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总目标，以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和发展利益为根本任务，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基本原则，以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坚强保证。新时代中国海洋外交因应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对海洋治理的挑战，服务海洋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历史使命，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海洋领域的创新发展，相关思想、理

念和政策是中国海洋领域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为和平解决

争端、管控危机风险、深化对话合作、引领全球治理指明了前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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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战略要地。二战后国际海洋立法谈判、海

洋划界及海洋治理活动蓬勃开展，围绕海洋开展的外交博弈兴起并逐渐占据

国际海洋博弈的主导地位。由此，海洋外交的内涵和特征被国内外学界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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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1] 鉴于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的主体已从主权国家向包括非国家行为体

在内的多元化外交主体转变，因而本文倾向于从广义角度界定海洋外交，即

海洋外交是国际行为体围绕海洋秩序的构建和海洋权益的维护，以海洋治理

为目标，以海洋为载体，从事的有关政治、经济、安全、科技、文化等诸多

外交活动的总和。鉴于科技已成为 21 世纪海洋外交的主动力之一，海洋外交

的内涵和外延必然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而不断变

化。对不同的国家行为体来说，海洋外交的目标和意图也不尽相同：大国开

展海洋外交的主要目标是谋求战略主动性，而小岛屿国家 [2] 和沿海低地国家

则更多是基于生存的基本需求。因此，海洋外交是一个动态发展、因“国”

而异的概念。

中国既是陆地大国，又是海洋大国，海洋日益成为维护国家安全、拓展

发展空间的重要方向。开展新时代中国海洋外交，不仅是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和发展利益的现实需要，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必然要求。系统梳理新时代中国海洋外交的政策内涵，深刻把握其

时代背景和形成脉络，分析探讨其实践路径，对于深入理解习近平外交思想

和新时代海洋强国战略，更好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

[1]　勒米尔指出，21 世纪的海洋外交包括六大动力，即民族主义与主权意识、权力的多

极化、战争性质的改变、经济的衰退以及科技。沈雅梅认为，海洋外交是一门功能性外交，

指围绕海洋问题进行国际交涉、谈判、磋商等的对话、合作与斗争之活动的总称。马建英认为，

海洋外交是全球化时代海洋事务与外交关系耦合的产物，是各主要国际行为体以海洋秩序构建

和海洋权益维护为核心，以海洋问题的良治为目标，借助海洋这一媒介或载体，从事有关涉海

政治、经济、安全、科技、文化等诸多外交活动的总和。杨洁勉认为，海洋外交主体是主权

国家，首要目标旨在保卫国家的主权，是国家软硬实力的综合体现。参见 Christian Le Miere, 
Maritime Diplomacy in the 21st Century: Drivers and Challenges, Routledge, 2014；沈雅梅：《当

代海洋外交论析》，《太平洋学报》2013 年第 4 期，第 38 页；马建英：《海洋外交的兴起、

内涵、机制与趋势》，《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 4 期，第 63 页；杨洁勉：《中国特色海

洋外交的实践创新和理论探索》，《边界与海洋研究》2017 年第 4期，第 8-9 页。

[2]　小岛屿国家（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简称 SIDS）泛指一些小型的低海

岸国家，主要分布在三个地理区域：加勒比地区，太平洋地区，非洲、地中海、印度洋和南

海地区。1992 年 6 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定义为一个发展中国

家集团。目前共计 39 个国家，人口接近 6320 万。参见任琳、刘鹏：《小岛屿国家：抱团求

生存的海上明珠》，《世界知识》2014 年第 21 期，第 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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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秩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新时代海洋外交的政策内涵

新时代中国海洋外交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1] 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着眼

海洋强国建设，就维护海洋权益、推进海洋合作、参与海洋治理发表一系列

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构成新时代中国海洋外交的“四梁八柱”。

（一）总目标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具有深厚的思想

内涵和鲜明的实践导向。2019 年 4 月，习近平主席在集体会见出席中国人民

解放军海军成立 70 周年活动的外方代表团团长时，深刻阐释了海洋对于人类

社会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首次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积极倡

导世界各国走互利互赢的海洋安全之路，携手应对各种海上共同威胁和风险

挑战，共同致力于维护全球海洋的和平安宁与发展繁荣。[2] 海洋命运共同体

理念蕴含开放包容、和平安宁、合作共赢、人海和谐等一系列理论内涵，[3]

倡导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海洋挑战、维护海洋和平与安全、养护海洋生态环境、

可持续发展海洋经济、加强全球海洋治理。这一理念坚持全人类共同价值，

提出超越“小我”视角、摒弃利己主义的新海洋秩序观，倡导各国摒弃零和

博弈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坚持对话协商，

管控矛盾分歧，共同维护海上航行自由与安全。这一理念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

推进海洋开发利用方式绿色转型，加强海上互联互通和经济政策协调，推动

[1]　杨洁勉：《中国特色海洋外交的实践创新和理论探索》，第 5页。

[2]　 《习近平集体会见出席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外方代表团团长》，《人民日报》

2019 年 4 月 24 日，第 1版。

[3]　刘巍：《海洋命运共同体：新时代全球海洋治理的中国方案》，《亚太安全与海洋

研究》2021 年第 4期，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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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共护海洋和平、共谋海洋安全、共促海洋繁荣、共兴

海洋文化、共治海洋环境。这一理念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有机衔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实践，为

中国在海洋领域推进国际治理体系建设和改革、维护海洋和平与繁荣提供了

根本遵循，为实现全球海洋有效治理、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指明了正确方向，

因而是统领新时代海洋外交的总目标。

（二）根本任务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维护国家利益是对外工作的根本任务，[1]海洋外交亦不例外。2013年7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统筹维稳

和维权两个大局，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相统一，维护海洋权

益和提升综合国力相匹配。[2] 党的十八大作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部署，

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将海洋提高到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进行整体谋

划。因此，新时代海洋外交从海洋强国建设的战略部署出发，着力维护国家

在海洋领域的各类权益。一是领土主权。1909 年格里斯巴丹纳仲裁案确定了

“海洋领土是陆地领土必需之附属物”，确立了“陆地统领海洋”这一当代

国际法制度的基本原则。中国与日本、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国

均存在岛礁归属之争，岛礁领土主权事关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是主权权利

和海洋权益的基础，必须坚定捍卫。2014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

事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决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国家统一，妥善

处理好领土岛屿争端问题。[3] 因此，领土主权是新时代海洋外交必保的核心

利益。二是海洋安全利益。中国是一个陆海兼备的大国，安全威胁和战略压

[1]　《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62 页。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

洋 推动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人民日报》2013 年 8 月 1 日，第 1版。

[3]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 年 11 月 30 日，第 1版。



41

新时代中国海洋外交：政策内涵与实践路径

力主要来自海上方向。[1] 维护周边海上形势和平稳定，不受外敌从海上方向

入侵或武力威胁，同时保护重要海上航线和基础设施安全，攸关国家安危稳定，

是新时代海洋外交必守的重大利益。三是海洋发展利益。海洋经济正在成为

国民经济新增长点，在扩大内需、破除资源瓶颈、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等方面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则是永续利用海洋资源的基础。[2]

合理利用海洋生物、矿产、能源，保护相关海域生态环境，促进海洋经济高

质量发展，关乎国计民生和繁荣福祉，是新时代海洋外交必争的基本利益。

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海洋方向日趋重合，决定了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和发展利益是新时代中国海洋外交的根本任务。

（三）基本原则是和平共安全、合作促发展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人民；[3] 中国外交

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尽管中国在黄海、东海和南海与周

边国家存在尚未解决的领土主权或海洋划界争端，但中国一贯旗帜鲜明反对

海洋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通过谈判和平处理争议，运用机制管控风险，

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对于一时间难以解决的争端，中国坚持“主权

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针，努力与直接当事国探讨达成渔业资源养护、

油气资源开发等合作性安排，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除了周边

海域，新时代海洋外交的基本原则还体现在更广阔的全球海域，致力于共建

和平、合作、和谐的“蓝色家园”。2014 年 11 月，习近平在澳大利亚联邦

议会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政府愿同相关国家加强沟通和合作，共同维护海

上航行自由和通道安全，构建和平安宁、合作共赢的海洋秩序。[4]2022 年 11

[1]　《中国海洋权益维护形势严峻 安全威胁主要来自海上》，人民网，2013年 6月27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627/c70731-21998471.html。
[2]　石羚：《建设海洋强国 用好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人民日报》2022年 9月 30日，

第 5版。

[3]　《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 109 页。

[4]　《习近平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发表重要演讲》，新华网，2014 年 11 月 17 日，http://
www.xinhuanet.com/world/2014-11/17/c_111328306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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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习近平会见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佩时强调，中国发展同太平洋岛国

友好关系，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开放包容，不针对第三方，

也没有兴趣搞地缘争夺。[1] 新时代海洋外交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进“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努力向各国提供海洋公共产品，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

理的国际海洋秩序和海洋治理体系，维护和促进世界海洋安全、开放与繁荣。[2] 

（四）坚强保证是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

利益所系、命运所系。[3]70 多年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优越性在海洋外交各方面都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历史和实践证明，在思

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新时代海洋外交取得巨大成就

的坚强保证和政治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

足世情国情海情，就新形势下如何做好海洋外交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

为新时代海洋外交指明方向；召开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和三次中央外事

工作会议，将海洋外交置于外交全局中看待和把握，调动协同全党全国各方

面力量和资源；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战略谋划与布局完善，统筹维

权与拓权、周边与远洋，在坚定捍卫国家核心和重大利益基础上，不断维护

和拓展国际公域的海洋权益，为国家长远发展谋求战略空间。[4]

二、新时代海洋外交的时代背景

新时代海洋外交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发展进入战略

[1]　《习近平会见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佩》，人民网，2022 年 11 月 19 日，http://
politics.people.com.cn/n1/2022/1119/c1024-32569698.htm。

[2]　杨洁勉：《中国特色海洋外交的实践创新和理论探索》，第 12 页。

[3]　《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 19 页。

[4]　徐萍：《新时代中国海洋维权理念与实践》，《国际问题研究》2020 年第 6期，

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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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的时代产物，[1] 集中体现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着眼世界大变局，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历史担当和深谋远

虑，沉着应对复杂严峻局面的高超艺术和博大胸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大国气度和中国特色，代表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

（一）大变局下海洋治理的新形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外部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全球海洋治理

进入关键期。随着人类海洋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开发利用海洋能力持续提升，

海洋领域面临的风险挑战与海洋治理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海洋既

能带来可供人类共享的利益，也会造成需要各国共担的风险。海平面上升、

海洋酸化等生态环境问题往往跨越国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立解决。习

近平主席精准把握海洋开放、联通、包容、不可分割的自然属性，深刻认识

到海洋在市场、技术、信息和文化方面的载体和纽带作用，指出“海洋孕育

了生命、联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

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连接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

共”[2]， 只有相互扶持、同舟共济，才能化解风险、战胜挑战。全球海洋治

理的新形势，是孕育新时代中国海洋外交的政治土壤。

（二）国际海洋斗争与合作的新态势

随着美国将中国视为“最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西方传统的“制海权”

理论和“海权争夺”思想回潮。美国凭借其强大的海军实力、全球盟伴网络

和海洋治理优势，以海洋合作为名在世界范围内拉帮结派，打造各类排华遏

华的海洋小圈子，服务其“以海制华”“脱钩断链”的战略目标。美国与有

关国家继复活并升级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后，宣布共建“印度—中东—欧

洲经济走廊”（IMEC），意在建立跨越南亚、中东和欧洲的小圈子，将中国

[1]　戴长征：《洞察大势，把握机遇》，《人民日报》2023 年 12 月 6 日，第 9版。

[2]　《习近平集体会见出席海军成立 70 周年多国海军活动外方代表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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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挤出中东；[1] 牵头北美、欧洲、非洲和拉美等地区的 32个国家召开大

西洋合作部长级会议并发表《大西洋合作宣言》，成立“大西洋合作伙伴关系”

论坛。[2]尽管后者尚处于筹备阶段，前景及影响有待观察，但结合宣言所谓“仅

向大西洋沿岸国开放”的“闭门合作”模式，该论坛背后暗含极其浓厚的地

缘政治色彩。

尽管如此，经济全球化大势难以逆转，谋和平、促发展、求合作依然是

当今国际社会的主流。海洋与陆地相比蕴藏资源种类更多、发展潜力更大，

海洋项目具有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等特点，仅凭一国之力难以完成。随

着海洋资源、环境、灾害、海盗、恐怖主义袭击等共同性问题日益突出，合

作治理海洋成为各国普遍诉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海洋及其资源的养

护和可持续利用确立了法律框架。[3]2015 年，联合国 193 个成员国在可持续

发展峰会上通过《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其中目标 14 明确提出“养护和

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2017 年首届联合国海洋大

会发布《我们的海洋、我们的未来：行动呼吁》宣言，呼吁所有利益攸关方

推动落实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第 14 项。[4] 国际海洋斗争与合作并存、合作

成为主流的态势，是推进新时代中国海洋外交的时代要求。

（三）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新要求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利用海洋的国家之一，拥有广袤的管辖海域和丰

富多样的海洋资源，海洋自古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息息相关。回顾历史，中

国既有向海而兴、商通四海的辉煌壮举，也有背海而衰、有海无防的惨痛教

[1]　丁隆：《“印欧经济走廊”排挤中国就走不远》，《环球时报》2023 年 9月 11 日，

第 4版。

[2]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32 Countries Launch the Partnership for 
Atlantic Cooperation,” September 18,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
releases/2023/09/18/fact-sheet-32-countries-launch-the-partnership-for-atlantic-cooperation/.

[3]　《我们希望的未来》，联合国网站，2012 年 7 月 27 日，https://www.un.org/zh/
node/182234。

[4]　《首届联合国“海洋大会”圆满闭幕》，联合国网站，2017 年 6 月 9 日，https://
news.un.org/zh/story/2017/06/277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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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早在远古时代，中国先民便从事“舟楫之便”“渔盐之利”等各种海洋

活动。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萌发海洋经济和海洋军事意识，管仲提出“唯官

山海为可耳”，韩非子提出“历心山海而国家富”，可被视为中国古代海洋

思想的萌芽。秦始皇“平定天下、并一海内”，先后四次巡海并设立傍海郡县，

强化海疆管理。汉武帝“会大海气，以合泰山”，设立水军并开辟“海上丝

绸之路”，主动通海、用海、卫海。[1] 唐宋时期，中国迎来海洋事业大发展，

并在元朝走向鼎盛。这一时期，中国造船业与航海技术远超欧洲与印度，海

洋文化领先于世界。明朝初期，郑和提出“国家欲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

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之于海”，建立远洋航船舰队并发展海外贸易，开

展友好交流。明朝中期开始，统治者为抵御倭寇滋扰，采取“海禁”和“锁国”

政策，甚至“不许片帆入海”，海防渐渐衰废，导致西方列强从海上入侵中国，

最终从东亚大国沦为半殖民地。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海洋事业发展，根据不同时

期的世情国情海情，形成一系列海洋战略和政策。1978 年开始实施的改革开

放极大促进海洋经济发展，强化了海洋作为中外经贸联系的桥梁纽带在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2013 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保

障海外利益和海运通道安全注入强大动能，为提升海洋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

力作出重要贡献。党的十八大作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部署，党的十九

大强调“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确立了以强国为核心的外向型海洋

战略，开启了新时代中华民族全面经略海洋、从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迈进的

伟大征程。

历史和实践充分表明，经略海洋、以海图强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

进入新时代，中国改革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叠加交织，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

题仍然突出。海洋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依托和载体，在国家建设发展全局

[1]　徐晓望：《论古代中国海洋文化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学术研究》1998 年第 3期，

第 94-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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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上升。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1] 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任务”。 [2] 海洋强国

建设既是新时代海洋外交的前提和保障，也是新时代海洋外交服务承载的责

任和使命。

（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发展

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并强调坚持以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

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中国海洋外交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同海洋领域的具体

实践相结合，精辟回答了新形势下中国海洋外交的总目标、根本任务、基本

原则、行动方略等重大问题。

新时代中国海洋外交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第一，海洋命

运共同体理念源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后者在海洋领域的集中体现和生

动传承。第二，解决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与 20世纪 80年代“主权属我、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一脉相承，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在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基础上推动与他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

第三，“蓝色伙伴关系”“蓝色合作倡议”作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重要抓手，丰富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领域范畴，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

实现各国共同发展提供了重要路径，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生机和

动能。综上，这些理念、主张和倡议富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

气派，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海洋领域的体现、拓展和创新。

三、新时代海洋外交的实践路径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和海洋强国战略思想指导下，新时代海洋外交的总体

[1]　王宏：《海洋强国建设助推实现中国梦》，《人民日报》2017年11月20日，第7版。

[2]　《习近平在海南考察时强调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 加快建设具有世

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人民日报》2022 年 4 月 14 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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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和实践路径愈发清晰，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得到有效维护，海洋对

话合作持续深化，海洋事务话语权和影响力稳步提升，中华民族踏上以海兴邦、

从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迈进的新征程。

（一）坚持对话谈判，和平解决争端

国际争端是国家利益冲突的产物，海洋权益争端往往涉及领土主权、国

家安全和发展利益，是全球海洋治理中的突出难题。《联合国宪章》不仅将“禁

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和平解决争端”确立为国际法基本原则，而

且列出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多种方式，对话谈判居于首位。有学者梳理发现，

世界各国解决海权争端的主要做法包括国际司法解决、政治协商解决、军事

武力解决、全民公决以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模式。[1] 其中，军事武力解

决对当事方代价极高，也因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而很难为国际社会所接受。

当事国谈判是最常见、最直接的解决方式，其结果也最易被当事国接受和执行。

从近年国际海洋政治实践看，尽管一些国家曾因海洋权益或领土争端走向对

峙，但几乎没有出现大规模武装冲突事件，这说明和平解决或管控海洋争端

是现实可行的。[2]

对于涉及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争端，中国一贯主张由直接当事国在尊

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习近平在 2014 年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

歧和争端，反对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3] 中国通过谈判协商，已

与 14 个陆地邻国中的 12 个划定了陆地边界，并与越南完成了北部湾湾口内

海域划界。南海争端涉及五国六方，既包括岛礁主权归属争端，也包括海域

划界、资源开发和军事执法活动争端，是中国周边海洋争端中当事方最多、

[1]　刘朋、梁程虎：《世界各国解决岛礁争端的主要模式与启示》，《岭南学刊》2020

年第 3期，第 22 页。

[2]　徐萍：《新时代中国海洋维权理念与实践》，第 8页。

[3]　《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4 年 

11 月 30 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4/1130/c64094-261192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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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最复杂、形势最严峻的争端。特别是菲律宾在 2013 年 1 月单方面将南海

争端提交国际仲裁，其负面影响在国际社会不断发酵。在此背景下，2014 年

8月中国外长王毅在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上提出解决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

即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友好协商谈判寻求和平解决，而南海的和平与

稳定则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体现了中国在新形势下运用国际法思维

解决南海争端、维护地区和平的探索和尝试。2023 年 1 月，习近平主席同菲

律宾总统马科斯会谈时重申了这一立场，表示中方愿同菲方继续以友好协商

方式妥善处理海上问题，重启油气开发谈判，推动非争议区油气开发合作。[1]

（二）构建规则机制，管控风险危机

尽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明确海岸相向或相邻的国家间专属经济区和

大陆架界限应在国际法基础上以协议划定，以便得到公平解决，[2] 但海域划

界通常是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在划界协议达成前，各方的划界区域形成

重叠，这种重叠的直接后果是各方单方行使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冲突。[3] 冲

突通常还可能伴随相关国家海上执法部门的直接对峙。[4] 因此，《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规定，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划定前，

有关各国应基于谅解和合作精神，尽一切努力作出务实的临时安排，同时强

调这种安排应不妨害最后界限的划定。[5] 由于领土主权和海域权益问题牵涉

民族感情和国内政治，是民众高度关注的敏感话题，处理不当极易引发舆情

效应，因此争端当事方通过某种规则机制管控分歧、预防危机、防止海上意

外事件发生或冲突升级必然列入此类临时安排的优先级。

[1]　《习近平同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举行会谈》，《人民日报》2023 年 1月 5日，第 1版。

[2]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74 条第 1款、第 83 条第 1款。

[3]　张海文主编：《<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释义集》，海洋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37 页。

[4]　龚迎春：《争议海域的权利冲突及其解决途径》，《中国海洋法学评论》2008年第2辑，

第 79 页。

[5]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74 条第 3款、第 83 条第 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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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美国这一南海搅局者与和平稳定破坏者，[1] 中国在坚决斗争的同时，

通过中美元首会晤、战略与经济对话、亚太事务磋商等机制，多层次多渠道

与美国保持沟通、增信释疑，促成中美在海上多个领域达成合作共识。2014

年 11 月，两国国防部签署“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及其海

上准则部分，并就空中准则达成初步共识。[2]2023 年 11 月，中美举行首轮

海洋事务磋商，围绕海上形势、海上安全、海洋经济和环境等议题交换意见，

双方强调加强对话沟通，管控海上局势，避免误解误判，探讨互利合作。[3]2012

年日本政府“购岛”事件发生后，中日关系曾一度跌至谷底。中国通过中日

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海空联络机制等与日本进行对话磋商，防止海上事态

进一步升级。在南海，中国积极推动东盟国家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

宣言》，并推动达成更具实质内容、更为行之有效的“南海行为准则”。[4]2023

年 7 月，“南海行为准则”单一磋商文本草案完成二读，加快达成“南海行

为准则”的指导方针文件也获得通过，[5] 对外发出中国和东盟国家有能力有

智慧共同处理好南海问题的明确信号。

（三）推动“蓝色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2017 年首届联合国海洋大会正式将“蓝色合作”写入联合国文件，[6] 

并逐渐成为国际共识。“蓝色合作”是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开放包容为

基调、以创新共享为手段的海洋合作，要求多元化发展、多方参与及多渠道

[1]　《国防部：美国是南海搅局者与和平稳定破坏者》，京报网，2023 年 9 月 28 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78270182170098424&wfr=spider&for=pc。
[2]　《中美签署两个互信机制 设立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中国新闻网，2014 年 11

月 14 日，https://www.chinanews.com/mil/2014/11-14/6775518.shtml。
[3]　《中美举行海洋事务磋商》，外交部网站，2023 年 11 月 4 日，https://www.fmprc.

gov.cn/wjdt_674879/sjxw_674887/202311/t20231104_11174045.shtml。
[4]　《王毅：中方对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前景始终充满信心》，外交部网站，2022

年 3 月 7 日，https://www.mfa.gov.cn/web/wjbzhd/202203/t20220307_10648941.shtml。
[5]　 “How Important is Asean-China Code of Conduct in SCS for Regional Stability, Peace 

and Security? ,” November 25, 2023, https://asiancenturyph.com/2023/11/25/how-important-is-asean-
china-code-of-conduct-in-scs-for-regional-stability-peace-and-security/.

[6]　《首届联合国“海洋大会”圆满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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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

中国坚定实践“蓝色合作”，推动“蓝色合作”从理念转化为实践，从

愿景转化为现实，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2013 年 10 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

东南亚国家期间，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构想。2017 年 6月，

中国发布《“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首次围绕“一带一路”建设

发出海上合作倡议，明确了“蓝色合作”的原则、思路和重点。[1] 中国与葡

萄牙等国建立蓝色伙伴关系，与南海周边、印度洋和南太平洋多国签署了 50

余份政府间、部门间海洋领域合作协议，并在亚太经合组织、东盟与中日韩

合作等框架下建立蓝色经济论坛、海洋合作论坛、联合海洋合作中心等合作

机制。[2] 2022 年 6 月，中国自然资源部发布《蓝色伙伴关系原则》，进一

步明确了“蓝色伙伴关系”的内涵，提出在自愿和合作的基础上，共商共建

全球蓝色伙伴关系、共享蓝色发展成果的 16 条原则。2023 年 10 月，中国举

办首届“一带一路”海洋合作专题论坛，旗帜鲜明地将“蓝色合作”作为论

坛主题，发布“蓝色合作倡议”并形成“蓝色合作成果清单”，这既是拓展“一

带一路”空间和内涵的开创性举措，也是探索海洋合作新模式的有益尝试。

（四）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引领体系变革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秉持共商共

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构建更加公

正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3] 全球海洋治理是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既涵盖维护海上安全、处理海上争端等传统问题，也涉及保护海

洋环境、抵御海洋灾害、推动海洋科技进步等非传统问题。随着全球海洋治

[1]　《“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中国政府网， 2017 年 6 月 20 日，https://
www.gov.cn/xinwen/2017-06/20/content_5203985.htm。

[2]　《共商共建共享 共迎蓝色未来——自然资源部门“一带一路”海洋合作成果综述》，

中国政府网，2023 年 10 月 19 日，https://www.mnr.gov.cn/dt/ywbb/202310/t20231019_2803871.
html。

[3]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在京举行》，人民网，2019 年 11 月 1 日，http://cpc.people.
com.cn/n1/2019/1101/c64094-314318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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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深刻调整变革，传统海洋强国加紧竞逐公海、国际海底、南北极等战略新

疆域，海洋地缘争夺不断加剧，国际海洋规则秩序主导权之争异常激烈。中

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既是在海洋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集中体现，也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深入践行新时代海洋外交的应有

之义。

习近平提出的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蕴含深刻的海洋发展与治理理念，为

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在这一理念指引下，中国坚定维护联合国在

全球海洋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先后加入国际海事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国

际海底管理局、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等主要国际海洋组织，批准加入《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南极条约》等海洋领域重要国际条约，建设性参与联合国“海

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国际海底资源开发、南北极科考等国际海洋

事务，积极参与国际海底开发规章、海洋生物多样性等国际文书谈判。2023

年 9 月，中国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

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BBNJ）。[1] 该协定的达成为占全球海

洋 70% 的公海和国际海底区域确立了基本法律框架，是全球海洋治理和国际

海洋规则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也反映了中国在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

促进海洋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方面的决心和努力。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

响力不断增强，中国日益成为全球海洋治理的积极参与者、海洋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贡献者、国际海洋新秩序的引领塑造者。

四、结语

新时代海洋外交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和

海洋领域的集中体现，其蕴含的一系列思想、理念、政策是新时代中国海洋

[1]　《80个国家及欧盟签署BBNJ协定》，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网站，2023年9月30日，

https://aoc.ouc.edu.cn/2023/1012/c9829a444817/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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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也是指导解决海洋外交工作实践中具体问题的行

动指南。政策内涵上，新时代中国海洋外交高举海洋命运共同体旗帜，把中

国追求人海和谐、永续发展的政策理念与国际社会追求海洋可持续发展的时

代潮流紧密结合，彰显中国维护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的正当性、和平性、

共赢性，实现了对全球海洋治理发展规律认识的创新和升华。实践路径上，

新时代海洋外交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结合：在涉及核心和重

大利益问题上，发扬“敢于亮剑、坚决斗争”的风骨气节和操守胆魄，全面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同时加强对话协商和危机管控，努力保持

地区局势总体稳定；在应对气候变化、渔业资源养护、海洋生态环保等全球

和地区治理议题上，贯彻亲诚惠容、真实亲诚等对周边和发展中国家的政策

方针，提出了新安全观、生态观、正确义利观等一系列进步理念、主张和倡

议，坚定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

共产品的提供者，彰显“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责任担当和“为世界谋大同”

的天下情怀，使中国这艘巍巍巨轮在动荡变革的世界大潮中劈波斩浪、勇毅

前行。

                                           【责任编辑：宁团辉】


